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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俊峰

扎达盖河是呼和浩特市的一条主要河流，它的河
水时而浩瀚，时而涓涓，它带着大青山上的宁静与灵
气，秀丽与清新，经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流淌而下。

扎达盖河，蒙古语意为“宽阔的河流”。这条古老
的河流在郦道元《水经注》中称“白道中溪水”，其源头
蜈蚣坝当时称白道岭。扎达盖河也称西河、西河沿。
曾经的扎达盖河水量充沛，下游河槽坝堰截流尚可带
动水磨，玉泉区西水磨村由此得名。其即使在枯水期
也有涓涓细流，孩子们在河里逮鱼嬉水，妇女们在河边
浣洗衣物，颇有水乡韵味。但是一到雨季，常有山洪倾
泻，一时间浊浪汹涌，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桥梁倾
覆，墙倒屋塌，所以人们也称其为“害河”。又因上游牛
桥（庆凯桥）颇负盛名，人们又称其“牛桥河”。

勾连古今的扎达盖河全长约 15公里，发源于蜈
蚣坝口与红山口，在城区汇入公主府沟渠和地下溢出
的水源，由东北向西南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和玉泉区
注入小黑河。一路从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里走来，掀
开历史扉页，久负盛誉。曾几何时，却被多秋的岁月
卷走，逼入眼帘的竟是污满面、河干涸，可醉意神话、
心仪古韵的青城人，见惯了日月盈昃，相信扎达盖河
终将长龙吐翠换新颜。

扎达盖河的神话故事流传已久。相传在阴山蟠
龙山东面的“官山”上住着大黑龙、小黑龙兄弟俩，西
面的“黑山”上住着小白龙。大黑龙和小黑龙好逸恶
劳，为害一方，经年累月，把“官山”折腾的树木凋零、
荒草丛生，一个人间仙境般的“官山”变成了苍凉的

“灰腾梁”。而“黑山”在小白龙的辛勤治理下却是松
柏参天、苍翠环绕、鸟语花香，成了造福生灵的一方福
地。大黑龙和小黑龙垂涎已久，便合力强行
霸占，小白龙奋起反击，双方激战三天三夜，
从山上打到天上，但终因势单力薄，渐渐难以
抵挡。危急关头，小白龙化作一缕青烟直奔
蟠龙洞，向老苍龙借来龙泉宝剑，奋力一跃刺

向黑云中张牙舞爪的大黑龙和小黑龙。只听两声震
天惨叫，天空中两股乌黑血水倾泻而下，奔流出如今
的大黑河与小黑河。落地而亡的小白龙化作长卧青
城公园的卧龙岗，坠入卧龙岗旁的龙泉宝剑刺出一眼
清泉，一摇一曳，飘出碧波荡漾的扎达盖河。从此，披
着神秘面纱的扎达盖河四处沼泽清池点缀，缭绕出形
似弯弓的“西河湾”“九龙湾”“胳膊湾”的“旧城三
湾”。三湾中“石桥绕月”“沙溪春涨”浑然天成，藏了
一个青城江南梦，让人赏心悦目。

随着明朝塞北新地标召城的建成，扎达盖河开启
了自己的峥嵘岁月。清代扎达盖河一带已属北方商
贾云集和牲畜交易繁华地界。史书记载，合称“六桥
溪柳”的霸王桥、和合桥、利通桥、草桥、官桥、庆凯桥
两侧最为热闹，晋商鼎盛时，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
三大商号与其它字号设立的栈房、商铺、饭店鳞次栉
比，屯集的货物五花八门，商路开至库伦、恰克图、科
布多、乌里雅苏台等。桥上人流熙来攘往，提篮挎斗
的小商小贩，赋闲茶馆、稍麦馆的各色散客，卖草料、
卖挽具、卖烧柴的贩客与买客穿梭其间，车行声，叫卖
声、招揽声、羊叫牛哞马嘶声不绝于耳，可谓一幅“南
迎里府客，北揽外藩财”喧嚣的塞外“清明上河图”。
追忆《古丰略识》那段记载清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凯
旋归来，驻跸归化城赐名“庆凯桥”的史话，更让扎达
盖河佳话传千秋。

轻抚岁月的脉息，承载着呼和浩特市历史画卷的
扎达盖河熬过了多少春秋，在时光面前，在岁月脚下，
20世纪那场特大山洪冲毁庆凯桥，冲毁了羊岗子、礼
拜寺巷、营坊道众多街巷、无数民房和店铺的铅华容
颜。起步原址上重仿重建珍贵史迹的庆凯桥，到由慢
到快“三河六岸”景观，由点到面罗尽智慧的大规模整
治，荒漠已久的扎达盖河不经意间，漫水潺潺，碧水再

现，桥梁卧波。移步换景，两岸汉白石栏环
堤，园林市树丁香花簇，林荫曲径处假山凉亭
秀色点古今，穿越时代烟云，挽了神话的美，
掬了史书的卷，画了召城的韵，今又飘然而
至，撞怀盛世。

扎 达 盖 河

□李晓

有一首儿歌，从童年的天幕里遥遥传
来：“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劳
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这首儿歌，它就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喻
户晓的《劳动最光荣》。

我的童年在乡下度过。我所在的小学
校，镶嵌在大山的皱褶里，远远望去，就是
大山里打下的一个补丁。

小学时，有一堂课如浮雕般深刻，就
是劳动课。“同学们，下一堂课，是劳动
课！”身着灰白卡其布的班主任老师郑重
宣布。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一行字：

“我们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做一个从
小热爱劳动的好学生！”同学们雀跃着，他
们就是山乡林子里的一群小鸟。

劳动，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就是
最日常的生活。大地上的劳动之人，有着
山石一样的身子骨，清冽的山泉水在身体
里奔突，雄鸡的啼鸣唤醒山野里的日子，
劳动的艰辛、喜悦与命运一直不离不弃。

我们上小学时的劳动课，是去收割后
的麦田里捡未收拾干净的麦穗，有时也到
山坡上拾肥，用小铁铲把石头上的青苔
刮下来做有机肥，那些狗粪、鸟粪也捡到
竹篮里，这些肥料被我们送到一些农户
家中，农民伯伯拍着我们的肩，眉开眼笑
地 收 下 。 在 大 地 起 伏 如 浪 的 庄 稼 生 长
中，有一群少年参与其中，劳动的快乐发
自心底。

给学校操场拔草，也是我们的劳动
课。学校的所谓操场，就是一个土坝子，
操场上的蓬勃杂草，以野性的姿态生长，还有星星点
点的野花点缀其中，自有一番风景。我们这一群山
里的孩子，在劳动课里，带上小锄头、铁锨去操场上
拔草。操场上的草，大多是狗尾草、牛筋草、车前草，
那些狗尾草成熟后结籽，一串一串地在风中摇摇晃
晃地摆动，这也是孩子们眼里的一道风景。平时杂
草长得好时能有半人高，同学们在草丛里捉迷藏，一

次我躲在草丛里还大声喊叫出一个同学
的名字，那个同学在期中考试时的成绩超
过我几分，我那一声喊叫里，有情绪的释
放，也有赶超他的雄心。劳动课里，同学
们很快把操场上的草清理得干干净净，一
个个小脑袋上都汗淋淋的，望着显得空荡
的操场，喜悦之中还掺杂着一点失落。

拔草结束后，班主任老师喊全体集
合，由他起声领唱《劳动最光荣》《山里的
孩子心爱山》《闪闪的红星》这些当年经典
的歌曲。歌声回荡在大山里，让小小的心
田，盛满了劳动的幸福。

八年前的夏天，我们一群小学同学，
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在他 82 岁生
日那天，回到那所乡村小学的旧址，而今
那里的学校早已拆除，学生都到镇上的小
学读书了，旧址上是村民们的自建房。老
师反复用脚丈量，寻找着当年的操场位
置，他似乎到了操场中央的位置，然后他
再次领着大家合唱：“山里的孩子呀心爱
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山里的泉水香喷
喷，山里的果子肥又甜……”我们这些人
到中年的小学同学，看见白发苍苍的班主
任老师，早已泪如雨下。

那天，班主任还带领我们去山里再次
上了一堂劳动课，那堂劳动课，是帮村民
张大爷家收割稻子。脾气倔强的张大爷，
当年小学劳动课时我们给他家积过肥，而
今他还守护着山腰那一块扇形的稻田，还
在坚持种水稻、种麦子、种蚕豆。30 多年
后，我们在稻田里相遇了。一粒稻，天光
雨露中经历了风雨雷电，它散发着大地深
处的沉香。一群当年同学，从稚童启程，
经历了世事沧桑。中午，一群收割稻子的

人，累得腰酸腿疼，我们抬头相望，晶亮汗水中，重拾
纯真少年时的劳动时光。那天，我们在山里清澈奔
流的溪水中，更加明白一个道理，劳动，只有劳动，才
能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

小小少年，岁月远去，但那些少年时代的课余劳
动场景，在怀想中又风尘仆仆归来了。劳动，照亮着
成长的岁月，劳动，照亮着一生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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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滴滴

与你相遇

以水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难舍的缘
在时间的表情中
那条潺潺流淌的溪水
虚构了全部邂逅的过程

以火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不断的情
在岁月的轮回中
那场温文尔雅的舞蹈
点燃了黑夜疲惫的脚步

以土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怀念的痛
在命运的坎坷中
那串闪烁土地的灵感
勾勒了故乡永远的思念

以歌的方式和你相遇
就已注定是一种灼热的爱
在旅途中
那缕抑扬顿挫的音符
诠释了季节美丽的风铃

曾经的故事

曾经阅读的诗篇
沉淀了许久的往事
等待的飞翔
错过了启航的时辰
在温柔的情话中
所有的日子一贫如洗

曾经吟唱的歌谣
沉淀了许久的音符
盼望的归期
错过了搁浅的神话
在生命的灰烬中
所有的对峙苍白无力

曾经聆听的故事
沉淀了许久的情怀
哲人的语言
错过了血液的滋养
在跳动的脉搏中
所有的流淌晶莹剔透

情感的家园

是谁蹒跚的身影
淹没在夕阳的余晖中
让挂在树梢的鸟鸣
在时间的穿梭中变得悦耳

是谁干裂的手指
为我系上最后一枚纽扣
让跋涉的旅途
常怀一颗对远方感恩的心

是谁晶莹的泪花
化着挥手道别中的风景
让脆弱的心灵
在寻找被琴弦拨动的港湾

是母亲独自的倚门守望
让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是母亲辛勤的耕耘
让日子洋溢着幸福的涟漪

是母亲的质朴和慈爱
滋润了隐约而来的水声
让细碎的光阴
成为一路漂泊回归的灯盏

是母亲无私的奉献
葱茏了村庄亘古不变的梦
让情感的家园
成为捧读中最深沉的诗章

一生的仰望

伫立于六月的原野
是谁把一种守望放飞
让思念的文字
变得越发忐忑不安

日渐熟稔的庄稼
丰满了拔节的枝头
让如水的爱
洗涤游子孤独的期待

沿着音乐的脚步
是怎样的一种旋律
让生命的呼唤
成为一生专注的仰望

沐浴圣洁的月光
有一种回家的冲动
让星星的呢喃
惊醒六月如歌的行板

情感的家园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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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平

亘古草原，长风如歌，
万物灵动，四季皆是舞蹈的
盛典——雪花飞舞，云朵舒
卷，百花摇曳如美人柔姿，河
水抖动似绸缎飘摇，天空之
上，苍鹰振翅翱翔，碧波之
间，天鹅蹁跹起落，真是千姿
百态，美不胜收。在草原看
久了，我以为，草原上最美最
动人的舞蹈，一是马群的自
由之舞，二是芦苇的身不由
己之舞。

马群在起伏的大地上出
现了。阳光万道，梳理马背
蓬松的曲线，风也不甘寂寞，
奋力地搅动阳光，于是，骏马
的鬃毛和长尾张扬成鞭网，
肆意地拂动风景，阳光乱了
阵脚，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金
粉，晕染了耸动的画面。长
啸击磬，马蹄擂鼓，大地铿
锵，马群的姿态一次次陡变，
细节历历逼近——马儿鳞次直立，四蹄
披荆斩棘，踢开冰雪的白被，马鬃和马尾
蘸着金墨，开始了一场激情的写意，天地
因此远退成为背景，再没有什么力量，可
以扼制这一往无前的驰骋。

马群为何而舞？毫无疑问，它们并
不是在为人类上演诗画。马儿其实是最
温顺的动物，由于基因记忆中对食肉猛
兽的恐惧根深蒂固，所以马儿的生命一
直在为了奔跑进化，人类以为的舞蹈其
实是马群集体的惊悚时态。不过，即使
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马儿到底还拥有
奔跑的自由，换言之，我们看到的马群之
舞，张扬了马儿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自由。

与之相反的是，草原上的芦苇之舞
却是不自由的舞蹈，是植物处于根与风
的博弈中呈现的挣脱时态。风要把生命
连根拔走，根死死地拥抱着土地，于是芦
苇的舞蹈永不停歇。

呼伦贝尔是草原和森林的交错地
域，有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个湖泊，自
古以来水草丰美，到处都是沼泽湿地，有
水的地方就有芦苇生长。如果说樟子
松、落叶松和白桦构成了兴安岭上的森
林，那么，连天接地的芦苇丛可谓草原上
的森林。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岂不
知，天地无须言，一千种生命有一千种语
言，一万种生命有一万种语言，时时刻刻
在诉说着天地的神谕，践行着天地的夙
愿。例如芦苇，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

生长在中国高纬度地段的呼伦贝
尔，芦苇只能利用不足一百天的无霜期
和时间赛跑。从五月末到八月底，她们
飞快地发芽，飞快地拔节，飞快地孕穗，
飞快地开花结籽，飞快地在根下蕴积越
冬茎块，然后听凭风运送生命的希冀，把
种子交给不可知的远方。当一个短促的
生命季结束，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
再看芦苇，简直有点惊诧加惊喜，那些
镀了金似的芦苇，高高地占据了地平线，
就像太阳女神不肯离去的裙袂在悬移
着。芦苇鳞次栉比，集体直指苍天，互相
支撑着，看上去棵棵纤细，合起来众志成
城。虽然它们茎秆壳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再没有可以滋养生命的汁液，但保持着原
初的婀娜和力度，临风于旷野一方。

突然雷声滚滚，风雪交加，大有天崩
地裂之势，芦苇姐妹在风暴的手中，尽由
摇撼摧残，身不由己地踉跄着身姿，一遍
遍起伏，一次次挣扎，那种坚韧，就像勇
士的义无反顾，永不言败。当风暴过去，
它们头上无数脱去了种子的花穗，并没
有零落成泥碾作尘，竟能够像铃兰花一
样，千树万树地盛放着、摇曳着，它们洁
净的身姿洗尽铅华，一尘不染，像纯银一
样澄明剔透。这时候涌在我心中的不是

“北风卷地白草折”的凄凄然，而是“力斡
春回竟是谁”的赞叹。我不由想起生活
中那些底蕴在身的银发母亲，她们从容
自若，并没有因为完成了传承生命的任
务而香消玉殒，一生的经验已经化作不
可磨灭的优雅和智慧，兀自美丽着，毫不
惧怕万物失色的冬季。而眼前的芦苇，
这禾本科多年生的大草，已然把无限的
生机埋伏在地下发达的匍匐根里，此时，
只不过是围绕着节令轻轻地走了一圈，
正值回头再来。

芦苇是一种多么好的植物不必细
说，这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
可入药，可饲畜，可治理水土，可美化环
境，可净化空气，可制作生活器具，可参
与建筑，凡此种种，不胜枚
举。芦苇施恩于中国人业已
七千年，当然也深深地走入了
中国人的情怀。

写芦苇的诗文，我们忘不

了杜甫的《蒹葭》:摧折不自
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
雪，几处叶沉波。体弱春风
早，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
落，亦恐岁蹉跎。

诸如此类，还有宋代曹
豳的《西河·和王潜斋韵》：
关河万里寂无烟，月明空照
芦苇。唐代白居易的《风雨
晚泊》：苦竹林边芦苇丛，停
舟一望思无穷。唐代黄滔
的《别友人》：梦魂空系潇湘
岸，烟水茫茫芦苇花。唐代
许浑的《夜泊永乐有怀》：横
塘一别已千里，芦苇萧萧风
雨多。

古人尘旅，忘情于山水
之间，咏物言志，诸如此
类，归根结底，写的尽是文
人士大夫的伤怀和寞落，用
当今的文学眼光看，有多少
生态意义蕴含在其中呢？
即使有，也应该是一种无意
识或者不自觉的闲笔吧。
俱往矣。在经过干旱、洪

水、沙尘、海啸等等的无情教育之后，“天
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成为愈加
广泛的共识。我深感幸运的是，自己还
能过着贴近土地的生活，在一年四季的
每一天都能随心所欲地从芦苇旁边走
过。在我的窗外，伊敏河婉转流过，留下
一路的湿地，一路的芦苇，缓缓地向北方
流去。我下楼不出千步，就可以醉入河
畔芦苇的芳香，驱车任意方向不出三十
公里，就可以坐看芦苇荡铺天盖地的场
景，观察芦苇生态的种种细节和潜在的
诗意。我常常为之如醉如痴。

春夏秋冬，朝朝暮暮，只要空气在流
通，芦苇就不会停止舞蹈。哪怕艳阳高
照的正午，芦苇的花穗也时时反映着大
地的呼吸，微微颤动。正如人们渲染的，
远方的蝴蝶要是扇动了一下翅膀，呼伦
贝尔的芦苇就会袖袂飒飒，不舍昼夜地
摇荡起来。看吧，如云如烟的芦苇集体
俯下去，像轰然坍塌的远山，随即又仰起
来，变成了轻轻漫卷的云朵，它们知道自
己有根，也懂得自己离不开风，便在羁绊
中获得了婉约，在束缚中得以年年岁岁
花相似，这种况味意境深远。

新春伊始，芦苇在春水下绽放出微
绿，旧年的银黄色枝条缓慢地垂向新
芽，化成汩汩的水，进入新生儿的叶脉，
回归到生命的原初。昨日就这样变成明
天，芦苇的幼苗小鱼儿那样在水中舞蹈，
一夜之间破水而出，只此青绿。

我之所见不止芦苇之舞的唯美。
那是2004年初夏，我在乌兰泡岸边

久久不愿意离去，期待着百鸟蹁跹的景
象。蓝天倒映在水面上，芦苇连绵成绿
色的云朵，而白云垂下来，和这片绿云粘
连成一体。冷冷的风把这一切拂荡起
来，似乎将水底的鱼、湖畔的花儿、草心
里的蝈蝈凝固成一块冰了，唯有芦苇甩
动着它们的长发，一遍遍从湖面撩起许
多金光闪闪的水珠，又忙不迭地还给湖
面……我的耳朵里灌满了呼呼的风声。

一峰骆驼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天降
似地停在我身边。骆驼上是一个老牧
民，应该叫他老哥哥。骆驼卧下，老哥哥
没有离开骆驼，我想他应该和我一样在
坐等着百鸟。半晌，老哥哥展开双手，从
后面像扇子似的护住两耳，这一个动作
被我收入眼底，从此成为我聆听草原的
经验。

我学着老哥哥的样子，用两个手掌
给耳朵挡住风，风的呐喊消失了，一切是
那么奇妙——芦苇塘里传出了百鸟音部
的交响曲，感觉种种的高歌浅唱就像刚
刚洗濯过的箭镞一般，突然清晰嘹亮地
飞了起来，继而升腾跳跃着，喧闹了整个
苍穹。你听，大天鹅的鸣叫时而像汽笛
一样尖锐，时而像诗人的孤吟一样低沉；
无数的凤头百灵，叽叽喳喳地，似乎在倾
诉，又像在吵嘴；不知道什么鸟儿在低
飞，“嗖——嗖——”的声音，像是谁在弹
拨大提琴，细细听，在芦苇的掩护下，还
藏着一首嫩嫩的歌谣，那是雏鸟在向妈
妈要吃的……原来百鸟的安乐生活隐于
动荡的芦苇丛中。

呼伦贝尔的春天刚露出一丝暖意，
伊敏河的冰面就有点湿脚了，河中央的
小岛上，芦苇丛保持着上一个秋天的银
黄，也一如既往的舞着。为了写好这篇
文章，我大胆地穿过冰面，进入每天都看
着却不曾涉足过的芦苇小岛。气温依然
在零下十度左右，芦苇密密匝匝，像无数
支手臂，从四面支撑着我，拥抱着我，走

着走着，我就看不到外面的
景象了。风到哪里去了？在
芦苇塘的深处我突然体会到
了一只鸟在芦苇之舞中获得
的温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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